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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董存瑞生前所在班第 48 任

班长赵震带领全班在旅里组织的战术考

核中取得第一名。这是“董存瑞班”自去

年荣立集体三等功后，取得的又一荣誉。

2019 年 4 月，新兵赵震下连后被分

到了“董存瑞班”。新兵连第一次练习

射击时，班长韩基睿走到正在据枪训练

的赵震身边。他将一枚硬币放置在枪

管上，看着正努力据稳枪的赵震。汗水

不断顺着赵震的脸颊滑落，滴在枪的护

木上。硬币滑落了 3 次，韩基睿捡起放

好 3 次 。 第 四 次 ，韩 基 睿 说 ：“ 咱 可 是

‘董存瑞班’的兵，要有股拼劲。”赵震明

白，要当董存瑞那样的兵，必定要付出

很多。新兵训练结束时，他被评为“优

秀新兵”。

不 久 后 ，连 队 迎 来 了 一 次 战 术 训

练。训练场上，劲风卷着沙粒打在官兵

的脸上。几次训练下来，赵震的迷彩服

就被碎石划破，膝盖也被磨破。韩基睿

趴在他右侧做示范：“看我的动作，跟着

我的节奏。”赵震注意到班长的作训服膝

盖处已经磨得发白。他知道，班长的膝

盖有一道旧疤。那是韩基睿在一次比武

中留下的。训练场上的摸爬滚打，让赵

震和战友明白，“董存瑞班”的战士就是

要有拼劲。

又是一年盛夏，靶场的盐碱地在烈

日下泛着白色的盐花。在某新型战车

旁，旅长拍着新一任“董存瑞班”班长赵

震的肩膀说：“当年董存瑞手托炸药包，

你要托住的是火力覆盖。”这句话重重地

落在赵震心上。他想起任命仪式上，那

面写有“董存瑞班”的战旗交到他手中

时，他感到沉甸甸的，不仅是旗帜的重

量，更是那份传承的责任。

一次实弹射击前，恰逢暴雨夜，台风

预警等级不断提升。狂风撕扯着防雨

布，发出噼啪声响，赵震带着战士们加固

防护。待到凌晨 3 点，风势稍减。赵震

站在指挥方舱里，看着雷达屏幕上的目

标光点。第一发火箭弹离膛的瞬间，尾

焰照亮了夜空。实弹射击结束后，东方

的天际已泛起朝霞。

不久后，连队迎来又一次换装。有

战 士 直 言 ：“ 班 长 ，新 装 备 学 起 来 真 困

难。”赵震翻开自己的学习笔记，里面写

得密密麻麻。他鼓励道：“装备在变，咱

们‘董存瑞班’的拼劲不能变！”

2025 年 5 月 25 日 ，是 董 存 瑞 牺 牲

77 周 年 的 日 子 。 这 天 ，赵 震 站 在 董 存

瑞 雕 像 前 ，手 里 握 着 班 里 战 士 的 入 党

申 请 书 。 雕 像 基 座 上“ 舍 身 为 国 ”4 个

大 字 ，被 雨 水 洗 得 发 亮 。 赵 震 望 着 远

处 正 在 训 练 的 新 兵 ，他 们 的 作 训 服 在

阳 光 下 泛 着 新 鲜 的 光 泽 ，像 新 生 的 树

叶 ，又 像 初 燃 的 火 苗 。 赵 震 摸 了 摸 胸

前的董存瑞纪念章，他知道，有些东西

永远不会改变——比如炮管里永远向

前 的 弹 道 ，比 如 军 人 胸 膛 里 永 远 炽 热

的忠诚和拼搏。

风从训练场掠过，带来阵阵嘹亮的

口令声。赵震转身走向战车，他的影子

被阳光拉得很长，与雕像的影子重叠在

一起，仿佛两代军人正并肩前行。

就
是
要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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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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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夏陕北，子长县高柏山的山丹丹

花又开了。舒展的花瓣上红彤彤的色

彩，在阳光的照射下，泛起鲜亮的光泽。

这抒情的色彩，恰似一首信天游，吟唱着

高柏山的前世今生。据《史记》《水经注》

等记载，高柏山是轩辕黄帝最早的陵寝，

也是黄河流域重要的一个地理区位。

从瓦窑堡出发，沿秀延河逆流蜿蜒而

上的这条古道，是丝绸之路北线的一段。

坐落在河水两岸的安定古镇和钟山石窟，

彼此对视千余年，成为通往高柏山途中最

值得驻足的地方。安定古镇保存完整的

古县衙，坐西向东，打破“天下衙门朝南

开”的传统建筑规制，寄托着紫气东来、安

居乐业的美好寓意；河对岸的钟山石窟内

的数千尊彩绘佛像让人叹为观止，石窟外

东角的石缝里竟然神奇地生长出几棵热

带植物菩提树，令人浮想联翩。

土生土长的山丹丹花，是安定古镇

和钟山石窟中如期绽放的景致。那红艳

似火的山丹丹花，不仅是自然的馈赠，更

承载着这片土地的红色记忆。在这片浸

润着革命精神的土地上，山丹丹花的故

事与这片热土的传奇早已融为一体，成

为永恒。

继续向西行，到达高柏山脚下。抬

头望去，有别于陕北其他山形，此山山体

宽阔、山峰高耸。这是当地最高的一座

山，相传从黄帝时期就挺立于此。据传

说，黄帝在这里开始掘洞穴居住，成为建

造陕北窑洞的鼻祖。植桑养蚕、缫丝纺

线、造桥济渡、播百谷草木、始造书契等，

每一项创造与发明，都会给部落带来无

比的欢欣，他们手持山丹丹花欢呼跳跃

予以庆祝。

清晨的空气是潮湿的。伴着鸟鸣和

山涧流水声，我从山底向山上走去。到

山顶，我看到一片平展的地上，竟然有大

片山丹丹花盛开。山体在山丹丹花的映

衬下，像一块红色的绸缎。风吹过，微微

舒展的红，像极了缓缓流淌的河水，漫过

苍莽的黄土高原。在黄土高坡上，这是

难得的色彩。

1935 年冬日，中央红军万里长征落

脚瓦窑堡。瓦窑堡人民连夜做布鞋、缝棉

衣、送粮食、给猪羊，为红军提供了坚实的

物资保障。第二年，当高柏山的山丹丹花

开时，人们采摘来一束束山丹丹花送到瓦

窑堡的红军手中。军民一起手持山丹丹

花扭起秧歌，唱起信天游。这山丹丹花已

被编入陕北民歌，成为陕北的象征、革命

的象征，也是如今高柏山的象征。

我俯下身来细看山丹丹花，金色的

花蕊与火红的花瓣交相辉映，仿佛将天

地间最美的色彩浓缩在了花丛中。这景

象，如同一首民歌被陕北人唱出。那高

亢而悠扬的旋律，恰似山丹丹花绽放时

的欢歌。山丹丹花扎根于这片黄土地，

将生命的热烈与坚韧，化作一簇簇火红，

在广袤的天地间尽情绽放。

山丹丹花是陕北人最喜欢的植物之

一，热爱山丹丹花的人，其实也是在热爱

自己，热爱这片土地上与这花有关联的

一切。

午后淡淡的金色阳光洒在高柏山

上，山丹丹花显得格外夺目。我置身于

山丹丹花海之中，享受着山风拂过的凉

爽。夕阳落山时，站在雄伟的轩辕大殿

前，极目远眺，陕北风光中的群山像是一

片波浪起伏的大海，滚滚而来又滔滔远

去。漫山遍野的山丹丹花，年年如期盛

开，色彩绚丽。

山丹丹花又开
■郝随穗

那年，是我当排长的第三年，上级组

织我们到科尔沁草原进行战术训练时，

秋老虎来势正猛。阳光毫无遮拦地倾泻

下来，将广袤无垠的大草原压得喘不过

气。热风卷过，钝刀子般割着脸，空气滚

烫灼人肺腑。

当年，我们到科尔沁草原训练的机

会难得，大家也都铆足劲头与酷热作斗

争。训练场旁边有一棵高大的杨树，像

一把张开的巨伞，在滚烫大地上投下诱

人的树荫。我的目光掠过那片清凉，旋

即盯着面前滚烫的训练场。

“ 兄 弟 们 ，秋 老 虎 发 威 了 ，咱 们 和

它 较 量 一 番 ！”说 完 ，我 便 钻 进 滚 烫 的

装 甲 车 。 钢 铁 车 身 灼 热 烫 手 ，掀 开 沉

重 的 舱 门 ，一 股 混 杂 着 机 油 味 的 热 浪

猛扑过来。

我身后的战士们也随即钻进各自的

装甲车内。舱门“哐当”闭合，隔绝了外

面白亮的世界，却让我们进入更热的“蒸

笼”。伴着装甲车的轰鸣声，我带着全排

战士开始了训练。装甲车内，空气滚烫

黏稠，每一次吸气，都像吞咽滚烫的沙

砾。汗水瞬间从我们的额头、脖颈渗出，

浸透迷彩服。不过片刻，迷彩服便牢牢

地贴在身上，湿淋淋能拧出水来。

随着时间的推移，湿透的迷彩服渐

渐不再滴水。汗水在持续的高温中蒸

发、烘干，在衣服上留下一圈圈白色的盐

碱，让迷彩服变得僵硬、板结。我们穿着

它就像披了一层粗糙的盐壳铠甲，摩擦

着皮肤。喉咙早已干渴，每一次吞咽都

带着撕裂般的疼痛。

不知过了多久，装甲车的舱门终于打

开。外面的热浪涌进来，竟带来一丝“清

凉”的错觉。战士们相互搀扶着，脚步有

些虚浮地迈出。水，此刻比黄金更珍贵。

可我们军用水壶里的水加在一起也

只剩半壶了。我说：“咱们每人只能喝一

口水。”说完，我将水壶递给身边的一名

战士。他郑重地双手接过，仰起脖子，轻

抿一口水，用力滚动一下喉咙，仿佛酣畅

淋漓地喝到了甘泉。每个人都是如此。

当水壶传回那名战士手里时，他轻轻一

晃，发现里面竟还剩下一些水。

“排长，”战士把水壶递到我面前，声

音嘶哑，“都‘喝’过了。”

我接过水壶，也仰起头，对着壶口，深

深做了一个吞咽的动作，喉咙里发出满足

的咕哝。看着眼前可爱的兵，我用同样嘶

哑的声音笑道：“嗯，痛快！真解渴！”

战士们咧开干裂的嘴唇笑了，用力

点头，嘶哑附和：“排长说得对，真解渴！”

那声音虽沙哑，却带着豪气。

当晚点名，我站在队列前，目光扫过

一张张年轻黝黑的面庞。一天的煎熬，

他们眼中的光亮没有被磨掉，反而像淬

炼过的刀锋，更加锐利。

“稍息！立正——！”口令在草原夜

空下格外清晰。我深吸一口气，用那砂

纸摩擦般的喉咙，猛地吼出：“团结就是

力量——预备，唱！”

如同引燃了炸药，歌声骤然爆发：

“团结就是力量！团结就是力量！这力

量是铁！这力量是钢！比铁还硬！比钢

还强……”

歌声粗糙、沙哑，却带着雄浑的力

量，震得脚下草叶微颤。这歌声是年轻

士兵胸膛里迸发出的滚烫咆哮，刺破沉

寂 ，回 荡 在 广 袤 的 草 原 。 紧 接 着 ，“ 战

友，战友，亲如兄弟……”的旋律更加汹

涌澎湃。

半个月的光阴，我们日日与凶悍的

秋老虎缠斗。毒日灼烧皮肉，装甲车蒸

烤意志，干渴考验忍耐力。然而，每一项

训练内容，我们都以昂扬姿态一丝不苟

地完成。秋老虎的酷烈终究未能熔断我

们的筋骨，反将一种无言的力量锻打进

筋骨深处。

多年过去了，我早已忘却曝晒灼烧

的疼痛，科尔沁的烈日在记忆中模糊成

一片光晕。然而，装甲车内汗湿又被烘

干的迷彩服，半壶清水每人抿一口的甘

甜，以及那夜嘶哑喉咙里迸发出来的军

歌……这些细节像滚烫的烙铁，不光深

深烙在了我的记忆里，也烙在大家共同

的记忆里。每次谈论起，我们每个人的

脸上都无比自豪。

挑战秋老虎
■韩 光

历史的长河奔流不息，那些饱含热

血与勇气的壮举，永远不会被岁月的烟

尘淹没。抗日战争时期，河北省涞水县

深山区紫石口村曹坝岗，5 位八路军战

士为掩护大部队和群众转移，与日寇殊

死战斗，弹尽后舍身跳崖，谱写了气壮

山河的英雄之歌。

1942 年冬，新年将至，平西抗日根

据 地 正 洋 溢 着 喜 庆 的 气 氛 。 12 月 27

日，晋察冀军区第 11 军分区第 7 团接到

情报：敌从宛平、怀来、房山等据点纠集

2000 余 人 ，兵 分 三 路 向 平 西 根 据 地 扑

来。其东路主力 1000 余人，从拒马河、

李家堡、杜家庄出发，向我第 7 团驻地曹

坝岗快速逼近。

当时，第 7 团主力正在外线迂回作

战，团部留守执行警戒任务的仅有第 2

连和特务连，情况危急！团长陈坊仁、

政治委员李水清当即命令特务连掩护

机关和群众转移，第 2 连占领单翅岭的

前出山梁——松树岭，坚决阻击敌人。

接到任务后，第 2 连官兵当即抢先登上

松树岭。松树岭蜿蜒起伏，主峰佛洞塔

高高耸立。佛洞塔左下方的一处山峰，

崖壁陡峭、险峻异常，因形似一枚鸡蛋

而得名“鸡蛋坨”。

官兵奔袭到松树岭山脚下时，天还

没亮。他们发现远处河滩上的敌军正

在悄悄接近松树岭。连长张玉亮立即

向各排下达作战命令。

到达作战位置后，战士们就开始紧

张地构筑工事。正值严冬，冻土难挖，

他们就搬来石头，垒成掩体。很快，前

沿部队就与敌人交上了火，枪声和手榴

弹爆炸声响起。

敌人凭借着强大的炮火和兵力优

势，一开始就发起集团冲锋。“轰——”，

八路军埋设的地雷爆炸了，跟着就是一

阵密集枪声，压制住敌人的进击。一阵

交火后，敌人发动更加迅猛的进攻，又

被我军打退。敌人遂改为散兵队形，再

次对我前沿阵地发起攻击。

此时，第 2 连决定使用此前缴获的

一门迫击炮轰击敌人。炮手将仅有的 3

枚炮弹都打了出去，然而只有 1 枚在敌

人面前爆炸。

片刻后，敌人发起猛烈炮击，不断

有官兵倒在炮火中。敌人趁着弥漫的

硝烟，又一次向我军阵地猛扑。

战斗中，我军官兵顽强拼杀，山坡

上、沟坎里，到处躺着敌人的尸体。守

卫松树岭前沿高地的第 1 排伤亡也很

大，不得不撤出主阵地。

日军夺得我松树岭前沿阵地后，随

即向第 1 排副排长李连山和 8 班战士坚

守的阵地展开攻击。在李连山指挥下，

8 班战士猛烈射击和投弹，把敌人压制

在山坡下。受阻的日军又改用迫击炮

向山顶猛轰。

中午，一个又一个紧急报告从各处

传到指挥所：“一股敌人在汉奸带领下

从松树岭山后小道正偷偷向我主峰包

抄过来……”“敌人进入了紫石口村，并

开始向我主峰侧翼运动。”

在确定军分区与平西地委机关都

已 安 全 转 移 后 ，连 长 和 指 导 员 经 过 商

量 ，决 定 留 下 第 1 排 副 排 长 李 连 山 带

领 8 班 断 后 ，掩 护 团 机 关 和 其 余 部 队

撤退：“边打边撤，在敌包围圈形成之

前 撤 出 战 斗 ！”考 虑 到 接 下 来 的 战 斗

可 能 更 加 残 酷 ，上 级 给 他 们 配 备 了 一

挺机枪和大量手榴弹。

李连山立即组织战士检查武器、收

集弹药、抢修工事。敌人更加疯狂的进

攻开始了，前面的被打倒，后面的接着

涌上来。机枪手刘班长操纵着机枪扫

射，敌人又一次败退下去。

突 然 ，李 连 山 和 战 士 们 发 现 ，敌

人 已 经 从 阵 地 后 面 迂 回 成 功 ，占 领 了

佛 洞 塔 。 大 队 日 伪 军 也 正 沿 着 山 梁

包抄过来。

李连山大喊一声：“狠狠地打！”机

枪手刘班长操纵机枪射击，几名鬼子应

声倒下。很快，机枪子弹打光了。李连

山对刘班长和副射手说：“机枪可是咱

团 里 的 宝 贝 ，绝 不 能 留 给 敌 人 ，你 们

撤。”他见刘班长不肯走，便说：“我命令

你快走！请转告团首长，我们人在阵地

在，誓与阵地共存亡！”刘班长这才扛起

机枪和副射手撤走。

机枪一停，敌人发起了更加疯狂的

进攻，硝烟和烈火迅速笼罩了阵地。坚

守在“鸡蛋坨”山峰的战士子弹打光，手

榴弹也扔完了。他们举起石头向扑上来

的敌人砸去。战斗中，又有几名战士牺

牲了。

日军付出惨重伤亡代价后才知道，坚

守阵地与他们作战的八路军仅有一个班。

战至最后，阵地上只剩下 5 个人：李

连 山 、刘 荣 奎 、宋 聚 奎 、邢 贵 满 、王 文

兴。“鸡蛋坨”顶峰，5 位八路军战士筑成

了最后的屏障。

他们已经一天水米未进，疲惫到了

极点。面对涌上来的敌人，浑身是伤的

李连山嘶哑着命令道：“八路军誓死不

当俘虏！跳崖！”他们或砸或摔，将枪支

毁坏后扔下山崖。

李连山未及跳下就被子弹击中，壮

烈牺牲，滚落悬崖。刘荣奎、宋聚奎把

枪砸坏扔下悬崖，一起纵身跳了下去。

17 岁的小战士王文兴，从挎包里拿出一

条 毛 巾 ，蒙 上 自 己 的 双 眼 ，也 跳 下 山

崖。邢贵满端着枪倒退向崖边，突然他

向前发力，猛地刺死一个鬼子后，转身

抱着枪跳了下去。

隐蔽在对面山洞中的群众，流着眼

泪目睹了“鸡蛋坨”上这场气壮山河的

战斗。第二天，第 7 团官兵和群众在山

崖下找到 5 位勇士的遗体。当地的老人

献出自己的棺木，将烈士收殓入棺，含

泪葬于巍巍松树岭。

不 久 后 ，晋 察 冀 军 区 司 令 员 兼 政

治委员聂荣臻和副司令员萧克发出通

令：“……副排长李连山率一个班掩护

主力撤退，除伤亡外，仅余五人，退至

一绝地，弹药已尽，敌兵又至，该副排

长 遂 决 定 跳 崖 ，未 及 跳 下 即 中 弹 阵

亡 。 其 余 战 士 四 人 遵 从 副 排 长 遗 志 ，

由 二 十 余 丈 高 崖 跳 下 后 全 部 壮 烈 牺

牲。该副排长李连山及战士四人宁死

不 当 俘 虏 ，英 勇 顽 强 精 神 可 佩 ！ 特 通

令嘉奖，望深入传达。”

1943 年 1 月 7 日出版的《晋察冀日

报》，在头版头条刊登了李连山等“子弟

兵五壮士”跳崖牺牲的报道。

五壮士的精神，如同松树岭上的青

松，历经风雨愈发挺拔坚韧。他们的故

事，将永远激励后人传承不屈不挠、英勇

战斗的精神。硝烟散尽，5位壮士用生命

铸就的不朽丰碑，永远矗立在人们心中。

左上图：松树岭上的“鸡蛋坨”山峰

及周边地貌。 王旭营摄

松树岭上五壮士
■李永生

沿着五位壮士的脚印

在狼牙山

我一步一步

攀上棋盘陀的山顶

那是一个秋日

天很蓝，云彩很白

映着每一块山石

每一方泥土

每一棵树和每一簇草丛

它们都曾经是意志的见证

轻轻地

捡起一块石子附在耳边

我听到了他们的心跳

听到了他们跳崖时的

呐喊

和呼声

我知道

在他们跳下悬崖的那一刻

棋盘陀就不再只是险峻的绝壁

它是一面旗

是一个民族尊严的

永远的象征

游人也都陆续上来了

和我一样

他们都在凝重地望着谷底

望着谷底升上来的水汽

渐渐融入天空

然后，静静地

静静地聆听八十多年前

五位壮士的生命奏鸣

棋盘陀

一座照耀我们民族的

伟大的山峰

在狼牙山的棋盘陀
■程步涛

人在军旅


